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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超群

初夏时节，
槐花一股脑儿探
出 头 ， 绽 开 花
朵，结成串串花
穗，像风铃，挂
满 枝 头 ， 一 丛
丛，一簇簇，愣
是把满树翠绿的槐树叶挤成了配角。微风轻拂，树影婆娑，香
气四溢，记忆中的槐花煎饼不断刺激着味蕾，不由地怀念起那
段难忘的求学时光。

我的母校在青岛，校园中间有一个小山头，山上长满了
槐树，春夏之交，山上的槐花齐齐整整的扎满了。一时间，整
个校园都飘荡着浓浓的槐花香，操场上，教室里，图书馆……
就连食堂也都被槐花占领了。

食堂的阿姨们欢欢喜喜的抱着篓子在山上采槐花，他们
或爬上树尽情采摘，或拿着竹竿敲打树枝，下一场浪漫的槐花
雨。下课的学生们好奇地探过头，有的甚至也加入其中，帮阿
姨们使劲摇晃着树干，让这场槐花雨下得更为猛烈。阿姨们粗
矿地打趣着年轻人们的兴奋劲头，一阵欢声笑语，学生们一哄
而散，许是被阿姨们生动的玩笑羞红了脸，急哄哄地赶去教室
上课啦……

而那些被阿姨们采摘下的槐花，都被带去食堂加工了。
在食堂大师傅的一顿操作下，食堂的橱窗里增添了丰富的槐花
品种，有槐花包子，槐花饺子，还有槐花炒鸡蛋，槐花焖子
……我最惦记的就是槐花煎饼啦！

那大概是用面糊糊混着新鲜槐花摊的煎饼，双面煎得黄
灿灿，中间混合的槐花被煎得微微焦黄，翠绿的葱花点缀其
间，像一盘春色：深黄浅黄的花，被点点翠绿装饰，凝固在面
饼里，散发出槐花特有的清香，还有煎饼那朴实的焦脆香……
咬一口，似乎把春天放在嘴里咀嚼，是淡淡的花香；忍不住再

来一口，仿佛
还有夏天的滋
味，是浓浓的
烟火味……

我喜欢
槐花饼，还因
为它既便宜又
饱腹，尤其适
合带走吃。倘

若赶时间，去买个槐花饼无疑是最佳选择。槐花煎饼卷土豆丝
是一块钱一份，如果额外加根火腿肠，则再加五毛钱即可。用
打包袋装上一份槐花煎饼，三下五除二就能解决一顿饭，丝毫
不担心耽误时间。这样的实惠性，对于当时大部分手头并不宽
裕的大学生而言，真是顶好的选择。

我至今都记得自己经常晚餐时一次性买两个槐花煎饼，
一个立马吃掉，然后立马赶着傍晚的那趟校车，去另一个校区
的外国语学院放映厅看免费的英文老电影，留着晚上再吃剩下
的那一个。看完电影，坐在返程的校车上，夜色阑珊，捂在包
里的槐花煎饼已经软趴趴。我意犹未尽的靠着车窗，啃着凉煎
饼，回味着电影情节，那种感觉竟十分难忘，有夜晚的清冷滋
味，也有独在异乡求学的孤独滋味，还有槐花相伴的充实滋
味。以至于多年以后，我还对槐花煎饼念念不忘。

现在，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我自己在家也搜罗来一些
做槐花煎饼的方法，对着做了好多次，饼是做成了，但却永远
复刻不了大学时的那份滋味。最终，我不再执着还原那个味
道，转而释怀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多年来惦记的其实并不是
槐花煎饼，而是那段和它有关的求学岁月。

我清楚的记得，那些春末夏初的晚星密密麻麻，排着队
跟在我身后，嗅着冷却的槐花煎饼的滋味……那是青春的滋
味，也是奋斗的滋味。

（作者系湖南省张家界市文学爱好者）

记忆中的槐花煎饼

《翩翩起舞》 汤青 摄

□王振传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躲过了“三年困难时
期”，没有怎么挨饿。

那个年代，普遍吃不饱，也更谈不上能吃好。吃的
最多的是玉米面窝窝头、地瓜干窝窝头、地瓜秧窝窝头
和杂粮煎饼。为了怕煎饼放久了发霉，母亲常常再加工
一次，做成了煎饼卷。橡子面不怎么好吃，吃多了再喝
水会胀死人。当时能吃上豆饼也不错了，给现在吃点心
一样好吃。花生饼吃的很少，很金贵，吃起来感觉很
硬，却很香。

六七十年代，常年吃不上肉。那个时候买瘦猪肉的
人很少，买肥肉或猪油要托人，炼出的猪大油留着炒菜
用。炼完油的油渣掺点大白菜可以包水饺。过年时如果
能买上一挂猪下水，大人小孩都解馋，能过上一个很肥
的年。

家里厨房北面的窗台上放了一个黑色罐子，用来盛
放猪大油。有时拿个煎饼卷，用筷子往里面抹上一点猪
大油，放上一点盐粒，再加上一点酱油，吃起来比现在
的点心好吃。母亲如果知道谁偷吃了猪大油，会狠狠的

训斥我们一顿。因为，炒一次菜，够我们接近十口这一
大家人吃的。

那个时候上学，都是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没有大人
接送。放学回来还要割草，喂家里养的羊和圈里的猪。
养羊和养猪，不单纯是为了吃肉，更多的是为了积一些
土杂肥，给村东岭上的自留地和村西菜园地增肥。

学校放假的时候，有时我们三五个孩子结伴一起给
村里放牛。一个人看着牛，一个人去割草，其他人有的
刨地瓜，有的捡豆子，有的找柴火和干牛粪。挖一个土
坑，把找来的柴火放在最下面，上面再放一些干牛粪，
最上面放许多土坷垃，用火把土坷垃烧热，再把地瓜放
到土坷垃堆里，上面再埋上许多细土面子，利用土坷垃
的热度，把地瓜闷熟。吃地瓜的时候那个香，想起来现
在还能感觉到那个香味。

我家的地在村东头的红石岭下，有时种地瓜，有时
种小麦，有时也会种一些玉米和谷子。很少种高粱，因
为高粱产量低，不好吃不说，主要怕成为麻雀的口粮。
谷子虽然也容易被麻雀吃，但是相对要好一些。为了吓
唬麻雀等鸟类，在地里扎几个稻草人，有时间我们再去
看护一下，叫喊几声。这样，真真假假，麻雀飞来的次

数就少多了，粮食收成基本有了保障。
村的西头有两块菜地。一块靠着大水坑，可以用大

坑里的水浇地。菜地西头种了几棵花椒树。过一片条子
地便是另一块菜地，这块地离水井不远，平时都用这眼
井水浇菜。

我的家乡地下水资源很丰富，井里常年自然冒出一
些很清的泉水来，喝一口凉甜爽口。井口往东有一条小
河沟，通往两个大水汪，里面种植了许多藕，还养了不
少鱼。小河沟里有很多小鱼虾，放学后我们就用罐头瓶
子，在里面放一些羊骨头或猪骨头，上面再用塑料薄膜
覆盖扎紧，中间留个小口，一会便能捉到不少的小鱼
虾。有时候河里发大水，小河沟里还可以捉到不少的草
鱼。

1978年6月，鲁南地区建了一座大型发电厂，慢慢
地井里的水不再自然流出了，水位也不断下降。后来连
家乡吃的自来水也是从水库引来的，水质也明显下降。

村里种了几块瓜地，也有几口鱼塘，经常按人口分
瓜、分鱼。记忆最深的是村里大院北面有近十间牛棚，
养了不少牛。三姐经常带着我们一起割草送到村里喂
牛，按斤折算工分。大院南边有棵高大的皂角树。快过

年的时候，村里杀几头牛，按人口分，社员们便由东往
西排到皂角树下等着领牛肉。

那个时候走亲戚也非常简单。有的买半斤羊角蜜、
条酥或者三刀等点心，有的带点红糖或者几个鸡蛋，还
有的就带两根油条，用油纸一包，中间再用小纸捻子绳
一扎，没有寒酸这一说。现在，有时也喜欢吃羊角蜜、
条酥或者三刀等点心，可能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但
是，吃两口就不怎么敢再吃了，怕上了年龄血糖升高。

六七十年代，农村家家户户都装有小喇叭。一条电
线从窗户缝隙穿出去，接在屋檐下从外面引来的一根细
铁丝上，小喇叭下面有一条地线埋在床头边的地里。有
时小喇叭不响了，就用水浇下床头边上的地线，再用脚
使劲踩一踩，小喇叭居然又响了。小喇叭每天三次广
播。早上听到的歌曲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晚上听到的
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
泽东思想。还会经常听到的《社员都是向阳花》《众手
浇开幸福花》等歌曲。这些经典老歌，让我们这一代人
终身难忘。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难忘的童年时光


